
观影《狂野时代》与艺术圈“装逼术”的理解报告

本次报告基于观影毕赣作品《狂野时代》的体验，结合对艺术圈“装逼术”的广义理解，分析影片创作中的问题，并提出对艺术表达中“刻意营造高级感”的创作考量，核心围绕“姿态与内容的统一”展开探讨。

一、对艺术圈“装逼术”的核心理解

艺术圈的“装逼”并非单纯的贬义评价，而是一种刻意维持深刻感与理解门槛的文化姿态，是行业内常见的表达策略与审美方式，与令人反感的“伪装逼”有本质区别，核心判定标准在于动机与姿态，以及内容是否能支撑形式。

1. 广义“装逼”的本质：不把表达做直白，刻意留模糊、歧义与高级感，通过术语、隐喻、留白等方式制造理解门槛，营造“需要琢磨才能理解”的深刻感，本质是用适度的“不直白”换取艺术表达的体面与格调，是圈内的审美姿态与自我保护方式。

2. 良性“装逼”与反感“装逼”的区别：良性的“装逼”有内容、有审美、有立场，只是包装形式较为玄乎；令人反感的“装逼”则是无实际内容，全靠话术堆砌场面，用高深的形式掩盖内在的空洞，还会通过贬低他人凸显自身优越感。

3. 艺术表达中“装逼”的核心价值：并非单纯的“装腔作势”，而是当内容本身不适合直白表达时，用贴合主题的形式完成表达，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，这也是“装得高级”的关键，如王家卫的创作，其暧昧、留白的表达形式，恰好贴合现代人疏离、说不出口的情绪主题，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。

二、《狂野时代》观影体验与毕赣创作的问题分析

毕赣的创作呈现明显的阶段差异，《路边野餐》是无刻意姿态的真诚表达，而《狂野时代》则陷入了艺术圈式的装逼，且存在“装不到位、内容撑不起姿态”的核心问题，影片虽有局部高光，但整体割裂、妥协，未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。

1. 创作姿态的转变：从“真诚流露”到“刻意装腔”
《路边野餐》的创作无“我很高级”的刻意姿态，影片的小镇、时间、记忆等内容均是导演的真实感受，长镜头等形式是为了贴合内容表达，是自然流露的诗意；而《狂野时代》中，毕赣刻意制造晦涩与理解门槛，用五感、时代、符号、隐喻等堆砌“当代艺术感”，将追求“高级感”置于“表达内容”之上，核心诉求变成“我很深刻，你来理解我”，违背了艺术表达的本质。

2. 核心问题：自我自洽但观众无法共情，形式与内容割裂
影片是毕赣的“自我表达爽片”，其个人创作逻辑在内部闭环，将电影史、时代创伤、欲望、生死等大量内容塞进影片，完成了个人的创作宣泄，但未考虑观众的体验，影片更像私人隐喻的展览，而非能让观众沉浸的完整作品。同时，影片局部美学（默片、民国段、触觉段）表现出色，但拼合后成为“高能片段合集”，无统一的情绪流与叙事流，气质破碎，沉浸感弱。

3. 关键短板：装没装到底，妥协且敷衍
这是影片最核心的问题，既未彻底走极端艺术电影的路线，也未做好大众能共情的作者电影，陷入“半吊子装逼+半吊子妥协”的困境：

◦ 五感结构仅为概念噱头，未形成统一体系，触觉段有导演标志性的长镜头、迷幻光影，形式自洽；但味觉、嗅觉段风格突变，与前后实验性割裂，美学平庸且无个人风格，更像模仿的年代片；

◦ 味觉篇（六七十年代）硬凹东方禅意、苦难符号，为了高深而高深，属于凑数式美学；嗅觉篇（八九十年代）故事编创松散，特异功能、嗅觉骗钱等情节无合理逻辑，美学风格无辨识度，撑不起时代主题；

◦ 前两段（默片、民国）用风格对应时代，是用心的创作，而味觉、嗅觉段既未使用对应时代的电影语言，也未形成统一的个人风格，属于敷衍凑数，让影片成为割裂的实验拼盘。

4. 资源与表达不匹配：预算浪费，野心大于能力
影片是毕赣工业规格最高的作品，拥有顶级预算与明星阵容，但大量视觉与场面是靠“姿态”撑起来的高级，而非内容本身的需要。以毕赣的审美与调度能力，更小成本、更聚焦的创作，本可以拍出更统一、更有力量的作品，最终却用大片预算，拍了一部“像大片的私人艺术项目”。

三、艺术表达中“做好装逼”的创作考量

若在艺术创作中刻意营造高级感（即“装”），核心原则是要么彻底装到底，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；要么真诚表达，拒绝无意义的姿态堆砌，结合《狂野时代》的问题，具体创作考量如下：

1. 核心原则：形式为内容服务，风格与主题高度统一
所有营造“高级感”的形式（如隐喻、符号、特殊的艺术手法），都必须贴合表达的内容与主题，不能为了“装高深”而刻意堆砌。如王家卫的暧昧与留白，是为了表达现代人的疏离与遗憾，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延伸，而非独立于内容的“噱头”。

2. 彻底“装到底”：用严格的形式逻辑，构建完整的表达体系
若选择走实验性、高门槛的艺术表达路线，就需彻底抛弃叙事舒适区，将风格焊死，用统一的形式逻辑贯穿作品。以《狂野时代》的“五感+时代”结构为例，味觉篇（六七十年代）应使用对应时代的电影语言，如粗粝的黑白感、高反差、样板戏质感，让形式贴合“味觉=年代的苦”的主题；嗅觉篇（八九十年代）应使用霓虹、胶片感、手持晃动的镜头语言，贴合“嗅觉=金钱、欲望、躁动”的主题，让每一段的风格都为时代与感官服务，形成严丝合缝的表达体系。

3. 拒绝敷衍与妥协，每个创作环节都忠于内容与自我
艺术表达中的“高级感”，来自于每一个环节的用心打磨，而非局部高光、其余凑数。拒绝为了迎合部分观众而妥协创作，也拒绝为了堆砌概念而敷衍内容，无论是时代符号的使用，还是电影语言的选择，都需忠于表达的内容，以及创作者的个人风格，避免出现“不伦不类、无辨识度”的创作片段。

4. 兼顾自我表达与观众共情，让“深刻”有迹可循
高级的艺术表达并非“让观众看不懂”，而是在营造深刻感的同时，留下让观众走进作品的路径，实现“导演自洽”与“观众共情”的统一。即使是私人化的表达，也需找到与观众的情感连接点，避免陷入纯粹的“自我自嗨”，让作品既有艺术的高级感，又有能触动人心的情感内核。

5. 克制野心，聚焦表达，让能力匹配创作诉求
艺术创作的“高级感”并非来自于内容的堆砌与格局的宏大，而是来自于对内容的精准表达。避免因创作欲膨胀而追求超出自身能力的宏大主题，而是聚焦于自己真正理解、有真实感受的内容，如《路边野餐》对小镇、记忆的精准表达，用小而精的创作，实现“气脉通、情绪顺”的效果，让作品既有艺术格调，又能让观众感受到真诚。

四、总结

艺术圈的广义“装逼”，是一种合理的文化姿态与表达策略，其核心价值在于用贴合内容的形式，实现更有格调、更有深度的艺术表达，而“装得好”的关键永远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。毕赣《狂野时代》的问题，并非在于其选择了“营造高级感”的表达形式，而在于其让姿态大于内容，既未彻底装到底，又未保持真诚的表达，陷入了妥协与敷衍的困境，最终让作品成为“本可以极好”的半成品。

而做好艺术表达中的“装逼”，本质是回归创作的初心：所有的形式与姿态，都是为了让内容表达更有力量，而非单纯的“秀高级”。要么彻底用严格的形式逻辑构建完整的表达体系，要么克制野心、真诚表达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让艺术表达既有格调，又有灵魂。

